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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高度重视尘肺病防治工作，近年

来我国国有煤矿尘肺病发病呈现下降趋势，
但由于上世纪 90 年代， 在粉尘危害较重的
民营矿业中工作过的农民工目前到了尘肺
病发病期，因此，尘肺病的发病数量还会在
一定时期呈现高发态势。 ”9 月 22 日，在由
中国煤矿尘肺病防治基金会主办的中国
（2014）尘肺病防治国际研讨会上，国家安监
总局北戴河职业病防治院主任医师陈刚如
是说。

职业病九成是尘肺病，粉尘是元凶

国家卫计委今年 6 月底发布的数据显
示，2013 年全国共报告职业病 26393 例，其
中尘肺病 23152 例， 占报告总例数的近九
成。尘肺病病例中，煤工尘肺病为 13955 例，
占尘肺病总例数的六成以上。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会长、中国煤炭尘肺
病防治基金会理事长王显政在研讨会上表
示，尘肺病为吸入大量的二氧化硅与其它粉
尘所致，这些粉尘长期滞留在细支气管与肺
泡内，不断被巨噬细胞吞噬并释放出致炎症
因子和致纤维化因子等有毒物质，是尘肺病

发病的主要因素。
“尘肺病发病时会出现胸闷、气短、心悸、

咳嗽、机体抵抗力下降等症状，同时易患呼吸
道及肺部感染疾病进而加重病情， 最后完全
丧失劳动能力，导致肺心病，呼吸衰竭而死，
其状十分悲惨。 ”王显政面色凝重地说。

现有防尘措施有效，但未得到落实

国家安监总局职业安全卫生研究中心
主任马骏在会上表示，为做好尘肺病防治工
作，我国陆续颁布了《职业病防治法》等一系
列法律法规， 我国现有防尘措施也是有效
的，但一些企业并没有切实落实各种防尘措
施和安全生产要求，这是尘肺病多发的主要
原因之一。

因此，他建议，落实粉尘浓度测试责任
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定期对工作地点进行
呼吸性粉尘浓度测定；落实粉尘治理达标责

任制，避免煤矿防尘设施流于形式或仅采用
单一防尘设施。

德国矿山技术和环保专家布鲁姆克表
示，近年来德国没有发生职工在工作期间患
上尘肺病的情况，主要是因为广泛的法律基
础以及预防措施得以有效执行。 “在采煤的
所有部门和工作岗位中始终如一地贯彻技
术防尘措施，并不断监督执行这些强制性措
施。 ”

呼吁出台《社会保险法实施条例》

南京医科大学附属无锡人民医院副院长
陈静瑜称，调研发现，大部分中小非公企业没
有缴纳工伤保险，这导致工人患尘肺病后，无
法通过工伤保险基金得到及时救治、 病死率
极高。 因此他建议， 必须强制性征缴工伤保
险，同时落实工伤保险先行支付制度。

“对不参加工伤保险和不与工人签订劳

动合同的企业予以严惩和重罚，尽快出台工
伤先行支付的实施细则以及可操作的标准
和流程，以方便基层人社部门有效落实和执
行。”陈静瑜还着重强调，工伤保险经办机构
对未参保企业法人代表享有追缴权，但经办
机构需要依靠法院、银行等部门的强力支持
才能成功追缴，因此亟待以行政法规的形式
出台《社会保险法实施条例》，有力推动各部
门的协作。

尘肺病可以“治疗”，也可能“治愈”

河北联合大学教授刘和亮指出，迄今为
止， 临床对尘肺病仍难以做到早期诊断，且
由于缺乏早期筛检方法，多数早期尘肺病患
者难以得到有效监护，致病情发展到可为 X
线胸片或 CT 确诊阶段，肺组织的纤维化已
无逆转可能。因此，他认为，对尘肺病易感人
群的早期筛选和早期诊断至关重要。

在对尘肺动物模型及人群研究之后，刘
和亮发现，二氧化硅粉尘进入机体后体内硅
元素即开始升高，接尘人群体内硅元素水平
在 5 年左右达到一个峰值。 “接尘人群体内
硅元素水平可能是一个早期筛选尘肺易感
人群及早期诊断的一个敏感指标，值得进一
步探索。 ” 刘和亮说。

早期筛选和早期诊断对于预防尘肺病
无疑有重要作用，不过，尘肺病未来还有治
愈的可能。目前，在临床上有尘肺病“可防不
可治”的观点，但北京大学第三医院职业病
研究中心赵金垣教授表示，他们对尘肺病关
键机制、 诊断及治疗的研究已经开展了 10
余年，目前进展良好。在未来一二十年，尘肺
的临床面貌将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改革难点
问题将可能逐次获得突破。 “尘肺治疗方面
的研究进展表明，尘肺不仅可以‘治疗’，而
且极有可能是可以‘治愈’的。 ”赵金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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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违法成本太低

7 月上旬，44 岁的王建军再次住院了。
他已记不清这是他患尘肺病两年来第几次
住院了。 晋中市传染病医院、山西省职业病
医院、山西医科大一院……患病的 700 多个
日子里，他就辗转于八九个医院间。

2005 年 2 月至 2008 年 12 月底， 王建
军在晋中市榆次区一机械厂做喷砂工。 46
个月的喷砂工经历给他种下了祸根———
2012 年后半年，被诊断为尘肺病三期，洗肺
已经无法进行，只能保守治疗。现在，王建军
1.75 米的个头只有 80 斤重， 看到他只能想
到一个词 “形容枯槁”。 他几乎需要全天吸
氧， 跪着或坐着睡觉，生活完全不能自理。为
他治病家里已经花费 12万余元，举债 8万余
元。 房租、水电费、供一双儿女上学、赡养 70
多岁的父母亲……所有的一切开销， 全靠在
饭店打工的妻子每月 1000元的工资。

王建军去找企业老板，老板撂给他一句
话：“走法律程序吧。 ”但是，今年 3 月，晋中
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定：他与企业不存
在劳动关系。

原来，企业在给王建军出具的证明中，将
喷砂工改为保修工， 落款单位和盖章都不是
以前的名称，而是 2009年重新注册后的新名
称。 虽然这个新公司与旧公司的老板是同一
个人，但王建军的维权路却就此中断了。

王建军的遭遇并非少数， 没有劳动合
同，没有工伤保险，只能用自己脆弱的肺叶
抵挡粉尘的农民工，并没有纳入山西省职业
病健康监护范围。

法律规定企业是职业病防治第一责任

人，但许多“第一责任人”并没有尽到应尽的
责任，有的刻意“屏蔽”或剥夺农民工依法享
有的知情权，故意不告知农民工该岗位对人
体有毒有害的真相，或只轻描淡写，发些简
单劳保用品来搪塞，使农民工在不知不觉中
受到了职业病的侵害。有的明知农民工在有
粉尘、有毒有害气体的环境中工作，却不采
取相应劳保防护措施，不对工人进行岗前专
业培训和定期体检。有的甚至利用职业病周
期长，不易被劳动者发现的特点，大量使用
季节工、轮换工、临时工等。

记者认为，之所以有相当数量的企业敢
于恣意妄为，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企业的违法
成本过低。 在我国《职业病防治法》中，对用
人单位最严厉的违规处罚是“处 5 万元以上
3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一条。毫无疑问，这样
的处罚力度太轻了，根本起不到威慑作用。

相关法律应进一步契合现实

位于太原市大马村附近的一家铁艺加
工店， 露天作业的环境下终日火星四溅、电
焊声不停，店内的五六个工人，虽说是有简
易的防护罩，但从不穿戴防护服和防护帽。

来自吕梁的小梁告诉记者，在这家店干
了两年多了，平时干活、吃住都在店里，刚来

时，噪声震得耳朵发木，粉尘呛得受不了，可
时间长了，好像也习惯了。 前几天一个曾在
这干了四年后离开的工友找了回来，说自己
喘气费劲、咳嗽不止，被医院诊断为尘肺病，
要求老板为自己负责。

然而，因为没有签劳动合同，老板对他
的要求根本不予以理会。 看到工友的下场，
小梁正在琢磨着离开这个嘈杂的、粉尘四溅
的工作场所。

职业病本身具有潜伏期长、发病滞后等
特点，再加上农民工流动性大、自我防护意
识薄弱等因素，致使很多农民工职业病患者
往往在调整务工单位或返乡之后才出现症
状，这给职业病的工伤认定、补偿和早期治
疗带来很大难度。

山西以重工业为主的结构特点，决定了
职业病患者众多， 且九成以上都是尘肺病。
有数据表明，山西省尘肺病患者已达 3 万余
人，但这些并不包括在中小企业打工的“王
建军们”。

《职业病防治法》规定，尘肺病患者要让
企业“负责”的第一步是确定劳动关系，但很
多企业压根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许许
多多的农民工维权就是被挡在了这第一步。
之后要进行尘肺病鉴定， 由企业开具职业
史、既往史、工作场所、病人历次医疗检查等

一系列证明。 试想，哪一个企业会向农民工
“自证其罪”？

退一步说，就算农民工千辛万苦拿到职
业病诊断鉴定书， 问题并不能就此迎刃而
解。 按照职业病赔偿参照工伤赔偿进行，农
民工还需经过工伤认定、 劳动能力鉴定，才
能根据工伤等级和丧失劳动能力程度享受
工伤保险或赔偿。 即使以上这些都做到了，
要拿到赔偿也并非轻而易举，一些无良心的
企业主可以再用“一裁两审”的办法从时间
上“拖死”农民工的做法也不少见。

记者认为， 法律应该把尘肺病的诊断、
赔偿和劳动关系的认定分离，农民工一旦出
现疑似尘肺病症， 就可以到相应的医院检
查， 被诊断为尘肺病后即应得到治疗与赔
偿，然后再追溯劳动关系，以避免尘肺病患
者在急需救命钱时被“踢皮球”。

呼唤更多专门救助

十几年前，左权县麻田镇苏公村人赵海
庆与同村 9 名村民一起参加了县小南山水
电站修建工程，由于干活时没有采取任何防
护措施，五六年间，吸入了大量粉尘，结果全
部罹患尘肺病。

现在， 一同修建水电站的 9 人中已有 3

人相继离世。 发病以来，赵海庆总共花了十余
万元医药费。而他参加的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只
能报销很少一部分。赵海庆他们曾找当时负责
工程的水利部门要求赔偿，但小南山水电站已
停用，而水利部门对他们并不负有法律责任。

像赵海庆这样已经患病但无法找到单
位承担赔偿责任的农民工并不在少数，历史
的“欠账”只能由尘肺病人日渐孱弱的身体
背负，而解决这一问题最好的途径是政府和
社会的救助。

据了解， 政府对尘肺病患者救助的渠道
主要包括新农合医疗报销、民政临时救助、最
低生活保障三种，但目前这些渠道并不畅通。

在王建军花费的 12万余医药费中，新农
合能报销的不到三分之一，因为他所在的乡镇
卫生院和县医院治疗水平有限，只能到县以上
医院甚至出省治疗，这让他们享受的新农合报
销十分有限；其次是民政救助资金缺乏和农村
低保金额很小，这与尘肺病治疗需要的巨额治
疗费用相比是杯水车薪，况且，受指标限制，对
这些农民工家庭还做不到应保尽保。

从社会救助渠道来讲，国内只有一个公
益基金“大爱清尘”是专项救治尘肺病农民
工的，但无论是救助人数还是救助资金都十
分有限。

有关人士建议，可建立三种救助方式帮
助尘肺病患者走出困境， 这三种救助方式
为：将尘肺病确定为国家保险或工伤的全民
保险；纳入社会救助体系，对尘肺病患者实
施医疗救助和社会救助， 按照市级统筹、省
里支持的方式，在各地建立尘肺病农民工生
活救助专项资金； 设立国家尘肺病专项基
金，基金可以由中央财政安排或从现有工伤
保险基金中的冗余部分安排。 此外，对于病
情较轻的农民工，出台专项措施，根据身体
状况，指导他们从事力所能及的劳动，帮助
他们的家庭“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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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长假7天加班
相当于平时 17天工资

据《青岛日报》9 月 23 日报道，2014
年国庆节假期从 10 月 1 日至 10 月 7
日，共 7 天。其中，前三天是法定节假日，
后四天是公休日调休 。 那么企业职工
2014 年国庆长假加班工资该如何计算
呢？记者了解到，如果国庆节 7 天全加班
并且没有补休， 劳动者可领到相当于平
日工作 17 天的工资。

【点评】 此报道虽然说的是青岛的
情况，但适用于全国的企业职工。如果国
庆期间连续加班 7 天真能拿到这么多的
工资，恐怕没休息的职工也不会抱怨了。
但实际上， 职工节假日加班后拿不到加
班费的情况并不少见。 如果加班却拿不
到加班费怎么办？ 一是到当地劳动保障
监察大队投诉； 二是向当地劳动人事争
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但在主张维权
时，职工要注意收集加班证据。

一份调研报告称

过半农民工不想上社保

据《中国青年报》9 月 22 日报道，今
年 4 月，阿迪达斯、耐克等知名品牌的重
要代工厂东莞裕元鞋厂， 上万名农民工
提出“还我社保”，要求企业上社保。但另
一方面，一份调研报告显示，过半农民工
不想上社保。这份报告来自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等多所高校师生组成的 “关注新
生代农民工课题组”。

【点评】 农民工为啥不愿交社保？ 一
方面是农民工对社保存在认识上的误

区， 不少农民工认为社保 “交了等于白
交”，也有农民工担心政策变化，领不到
现在允诺的金额。 另一方面是户籍造成
的地域障碍，让异地转社保成功率很低，
而这才是最主要的原因。 增加农民工上
社保的意愿， 需要提高农民工对社保在
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的重要作用的认

识，但关键在于全国社保部门联网，简化
社保异厂、异地转接的手续，打破社保制
度的区域分化。

23岁女孩背父打工 11年
父亲去世捐出医用床

据《重庆晚报》9 月 20 日报道，重庆
23 岁女孩陈玉洁 6 岁时，父亲因车祸瘫
痪在床；12 岁时，母亲去世。 但她坚强面
对， 一边上班一边照顾父亲， 到今年为
止，小陈已背父打工长达 11 年。 今年 7
月，父亲去世，小陈捐赠出医用床。

【点评】 23 岁，对于女孩而言正是
如花绽放的年华。 然而，23 岁的陈玉洁
却早已尝尽生活的酸甜苦辣。当然，她也
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演绎了一个充满正能

量的故事。作为女儿，她恪守孝道，从 12
岁开始就用稚嫩的肩膀为父亲撑起了一

片蓝天。作为社会爱心的受益者，她知恩
图报， 在父亲去世后将父亲的医用床捐
献出去。如今，“好女儿”陈玉洁已荣登中
国文明网《好人 365》专栏头条人物，正
是缘于她对父亲的照顾，对爱心的传递。

无锡就业登记电子化

劳动者无需窗口排队

据 《无锡商报》9 月 18 日报道，9 月
17 日，无锡某外贸出口公司的人力资源
负责人小洁只花了十几分钟， 就为公司
几十名新员工办好了录用手续， 在窗口
排队等候的时间大幅缩短了， 现场工作
人员告诉她，“以后办理用工备案手续时
不再需要提供纸质版《就业失业登记证》
了， 都统一以电子证的形式记录个人就
业信息了。 ”

【点评】 无锡就业登记去纸质化，实
行电子化，虽然只是少了小小的一张纸，
但这优化了办事流程， 减少了业务经办
环节， 极大地方便了用人单位为劳动者
办理用工备案手续， 也能够节约劳动者
不少时间。此外，实行就业证的电子化管
理，还可以解决劳动者因保管不善遗失，
需到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查询就业证编

号， 到报社登报挂失再到经办部门补办
证件的后顾之忧，值得大力推广。

（点评 杨召奎）

������尘肺病防治是 2014年山西省总 “依
法维权年”十项维权专项行动之一。今年以
来， 山西省总有关部门就专项行动展开了
一系列举措，设立了“维权热线”电话，开设
了“维权台”专栏，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记者接触到的尘肺病患者绝大多数

都是在中小企业务工的农民工，这是一个
没有被纳入该省职业健康监护范围的弱

势群体。他们中绝大多数没有劳动合同和
工伤保险，在岗时没有培训和体检，自身
防护意识缺乏；有的已离开企业几年甚至
更长时间才发病， 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
机，有的已进入二、三期。他们要想获得专
业的治疗和赔偿，就必须迈过确定劳动关
系、职业病诊断、工伤认定、劳动能力鉴定
等一座座“大山”，许多人往往“梦断”第一

个环节———确定劳动关系。
不论是发展的代价还是历史的必然，那

些曾经为经济发展出力流汗的农民工已经

成为尘肺病的“高危人群”。而在患了尘肺病
后，往往面临无助又无奈的现实。

农民工的工作与生活同样应该拥有

尊严和体面，他们的遭遇应该引起全社会
的关注和重视。

难以走出的维权“第一步”
———山西尘肺病农民工困境调查

������本报讯 （记者杨召奎 ）因工作中长期
接触大量粉尘， 四川省梓潼县农民工邓华
患上了尘肺病。 由于未与用人单位签订劳
动合同，为了享受工伤保险待遇，邓华不得
不申请劳动关系确认， 但这一过程并不顺
利。 9 月 3 日，在经历了仲裁、一审、二审、
再审之后， 邓华终于收到了法院的胜诉判
决书。

2008 年 3 月， 邓华到宁夏顺天煤炭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顺天煤炭）从事爆破

工作，任职爆破员。 但双方并未签订书面劳
动合同，公司也未给他参办社保。

2009 年 12 月，由于身体不适，邓华离
岗去医院进行治疗。 2012 年 5 月 31 日经
四川大学华西第四医院诊断患有尘肺病 。
为此， 邓华欲向顺天煤炭主张工伤待遇 ，
但要想享受工伤待遇，首先需进行劳动关
系确认。

2012 年 9 月， 邓华向石嘴山市大武口
区仲裁委申请仲裁，请求确认自己与顺天煤

炭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10 月 25 日，该委员
会以超过劳动争议申请一年时效期限为由
驳回了邓华的仲裁请求。

但邓华认为确认劳动关系属于确认之
诉，不受仲裁时效限制，遂向大武口区人民
法院提起诉讼。 2012 年 12 月 9 日，该院经
过审理认为， 确认劳动关系之诉是确认之
诉不受时效制度限制， 判决双方存在劳动
关系。

用人单位不服，上诉至石嘴山市中级人

民法院。 2013 年 5 月，该院撤销一审判决，
以超过时效为由驳回了邓华诉讼请求。

邓华不服二审判决，向宁夏高院申请再
审。 2014 年 5 月，宁夏高院再审听证后，认
为原二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裁定由石嘴山
市中级人民法院再审。

2014 年 9 月 3 日， 石嘴山市中级人民
法院经再审后作出判决，判决撤销了原二审
判决，维持了原一审判决，即确认邓华与用
人单位之间存在劳动关系。

针对本案，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
中心律师王胜利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是
否存在劳动关系关系到劳动者的合法权利
能否得到保护，但现实中申请劳动关系确认
被已经超时效为由驳回的不在少数。

“本案作为劳动者离岗 、离职后劳动
关系确认案 ，具有代表性和典型性 ，同时
该终审判决具有示范 、指引作用 ，可以为
今后解决此类案件提供重要参考 。 ”王律
师说。

两年四场官司，尘肺病农民工终获劳动关系认定
终审判决认为，确认劳动关系之诉属于确认之诉，不受时效限制。 为今后此类案件提供重要参考

中国（2014）尘肺病防治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

我国尘肺病一定时期内仍呈高发态势

������9 月 23 日，安徽省合肥市合肥
工业大学的志愿者带着从全校无偿

征集来的近 500 套军训服来到临
近工地，送给工地里的建设者。高校
军训服往往存在使用“一次性”的问
题。 此次军训服送工地活动既让较
新的军训服可以再次使用， 也给工
地里的建设者们送来了可供秋季使

用的衣服。
图① 合肥工业大学志愿者正

在为一位农民工试衣服。
图② 工地内，合肥工业大学的

志愿者们在给工人挑选并发放合适

型号的军训服。
钉铛猫/CFP

军训旧服送工地

图① 图②


